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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峰会”进行到午后，一个叫俞孔坚的人的讲演，让困乏的

听众为之一振。他使用了大量幻灯片，从航拍照片讲起。 “

这是我从100米高空拍下的杭州，毫无规划、杂乱的建筑，水

泥丛林，到处都是覆盖物，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土地。哪里能

看出是杭州？哪里还像人间天堂，简直像地狱！” “这是北

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对比，城市无节制地快速蔓延，土

地上都是建设区，大地景观的变化，是多么剧烈和让人生畏

。看未来北京CBD的电脑模拟图，和国际大都市的另一位竞

争者上海的电脑模拟图，它们对纽约与香港的认同程度，昭

示了未来国人的身份和处境。” “去年，‘神舟’五号上天

，中国人几千年的飞天梦实现了，可是，看看这张从宇宙飞

船上拍回来的照片：我们北边的俄罗斯是绿色的，南边的东

南亚是绿色的，只有我们的国土枯黄一片。我希望这张祖国

母亲的影像，能唤起一个期待复兴的民族的忧患意识！” 演

讲中，俞孔坚笑容可掬，言辞犀利： “高速城市化扩张，使

原来的农田、林地、草地等土地变成了单一的建设区。大地

景观正发生着‘五千年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民族

生存空间的危机、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是史无前例的。在无知

与无畏的态度下，我们在任意地虐待、糟蹋着有限的土地。 

“土地是活的，是生命的有机体！可我们现在把它当成了死

猪肉，一块块切割掉、卖掉，被开发商一块块地瓜分掉，变

得支离破碎，把土地的血脉切断了，破坏了山水的自然格局



。古人说了，断山断水，是要断子绝孙的。破坏了自然生态

系统，我们的城市也将是死的。” “这是一个尽情挥霍的年

代，尽情地挥霍着土地、资源、纳税人的钱。看看要建的央

视大楼，用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建同样功能的建筑。这是

在建造一个展示性的传媒帝国的形象。 “当西方人在炸掉他

们的人工河渠，埋掉高架桥时，我们却在花大把大把的钱，

重复着100年前美国人犯过的错误⋯⋯” 会后，我追踪采访，

一路追到北大他的课堂上。 俞孔坚，41岁，北京大学景观设

计学研究院院长。 [B]“没想到，‘城市美化运动’的幽灵，

如今飘洋过海地到了中国”[/B] “我当时特别着急，着急回

国。”俞孔坚是国内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学位的

学子，之前他学的是园林专业。1997年，俞孔坚回到了北京

。 “回来一看，中关村一带拥挤不堪，路上跑的都是卡车，

运砖头、石头，运建材呀，可以说是一种蓬勃的景象。但同

时我又看到，行道树正被砍掉，民工们正往河底灌水泥，给

河道做护衬⋯⋯” 俞孔坚说自己当时有一种不安感。“我能

看到一个将要发生的前景：一个改造整个国土面貌的城市化

过程已经开始了，但这种改造，又是多么缺乏景观设计的理

念。合理地进行土地的设计，正是我所学的专业。” 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美国有过一次很大的环保运动。卡尔森写就了

著名的书《寂静的春天》，第二本与之媲美的就是麦克哈格

的《设计结合自然》。 “这本书对我影响非常大，使我从传

统意义上的园林，真正走向了大地景观。麦克哈格说：大地

是有内在价值的，土地是有生命的，它是个活的系统。这个

活着的系统告诉我们在大地上该干什么，人跟土地的和谐关

系是什么样的。思考方法是把仅有的生态学认识，通过叠加



的方法，就是千层饼的方法，一层一层叠加，最地下的是地

质、地貌、植被、水文，然后动植物的分布，人的活动，一

层层叠加，进行土地的适宜性分析，根据这些告诉人们该如

何利用土地，该保护什么。” 回国后的几年间，俞孔坚去

了100多座城市。如火如荼的城建场面，更让他痛心和焦虑：

“本来美丽的山林，却被无知地‘三通一平’掉了；本来非

常动人的河流，却被残忍地裁弯取直，水泥灌底护衬，变成

了人工河渠；好端端的粮田，一夜之间就被大笔一挥地划为

开发区，然后又被撂荒。在那些气派的广场和景观大道背后

，仅仅几步之遥，就是臭气熏天、肮脏拥挤的街巷和垃圾场

⋯⋯” “广场风”在中国的大江南北盛行着，“中心广场”

、“时代广场”、“世纪广场”、“市民广场”，一个比一

个气派，一个比一个恢弘。而用俞孔坚的话说：造了一些“

没有人性的广场”、“无人的广场”。从7年前回国的第一天

起，俞孔坚就对这些城市误区不断地批评。 本来，为市民提

供一些活动场所是好事，可是，许多城市广场，根本就不是

为老百姓建的。是为了美化城市，是为了展示、纪念或面子

，是为了炫耀政绩，而不是为了功用，是为了广场而广场。 

“你会突然在郊外稻田里，看见一块花岗石铺地的广场；烈

日炎炎下，广场成了可怕的去处能晒死你！是一块连蚂蚁都

不敢光顾的热锅。没有树阴供人遮阳，没有座椅供人歇息，

铁丝网将人拒草地之外；为了美化广场，不惜巨资，修建大

型喷泉、华灯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机关，但又不堪沉重的日

常运行费，不得不闲置或偶尔做做展示。将户外广场当成室

内厅堂来做，金玉堆砌，以贵为美，抛光的大理石和花岗石

铺地，整得比抽水马桶还要光滑。好了，下雪了，下雨了，



成了溜冰场，老人孩子是决不敢上去的。因为将商业活动、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排斥在外，夜晚的广场，华灯下也是一片

死寂⋯⋯” 在挂着“为人民服务”标语的市政大楼前，广场

是一个摆设，市府主楼是最好的观景点。“就像路易十四从

凡尔赛的窗户里看到花园最好的图案一样。” 广场是人与人

交流的场所，使用者是普通百姓。“他们可不是坐在市政大

厦中俯瞰广场的市长，也不是坐在空调车内绕场一周视察的

官员和富豪。他们是生活在城市中的男人们、女人们、儿童

们、老人们，还有残疾人和病人们。广场是为他们的日常工

作、生活、学习、娱乐设计的，他们才是城市的主人。而那

些讲究气派、展示性、纪念性、标志性的形象工程，最后只

能成为失去意义的摆设，成为失落的场所。” 在《城市景观

之路与市长们交流》一书中，俞孔坚和他的伙伴李迪华直言

不讳：实际上，是市长们在设计城市，建造什么是领导说了

算。在市长们的观念里，仍有封建专制意识在作祟。 长官意

志。在当代的城市建设中表现为“谁官大谁说了算”，“听

上面的”。惟官是从，官大于法，城市景观变成了市长个人

意志的体现，才出现了种种讲究气派、展示和纪念性的城市

景观。 草民意识。在封建专制社会，君主和官僚治理民众如

“放牧牲畜一般”，马克思说过，专治制度的惟一原则就是

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官僚们的潜意识会经常影响城

市建设，使城市景观根本漠视普通居民存在，不是为他们的

日常生活和需要服务。为了获得上级的欢怡、赞赏，可以牺

牲万民的利益。 100多年前，美国也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城市

美化运动”。借着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巨大城市形象

冲击，呼吁城市的美化与形象改进。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



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的魔力。要做

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但这场好大喜功的“城市

美化运动”，仅持续了16年就被叫停，代之以经济、美学、

健康的城市规划理念。 俞孔坚说：“没想到，‘城市美化运

动’的幽灵，如今飘洋过海地到了中国。16世纪意大利的广

场，17世纪法国的景观大道，20世纪美国的摩天大楼，出现

在了中国的大大小小城市。” 如何帮助市长们避免有害的长

官意志，俞孔坚著书“与市长们交流”并为市长们讲课，传

播生态与人文理念。因而被挽救的河流、被改建的工程也有

不少。在广东的中山、浙江的台州、江苏的宿迁、山东东营

⋯⋯一些绿色项目正造福于民。 [B]他提出了“反规划”理论

：市长不是决定城市要建什么，而是决定不建什么！[/B] 在

北大的课堂上，有人问俞孔坚：为什么说央视新址这样的大

楼，在西方，现在是不可能建的？ “央视新址仅仅是这个挥

霍时代的一个代表而已，它们看上去极现代，但不具有现代

建筑的本质，图有其表而已。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

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

。这种意识再与横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生出了一

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这样的项目，就是国内的开发商也不

会建，它们最终只能让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 俞孔坚又解

释说，城市只不过是后来植到土地上的，城市发展经历过3个

阶段。 第一阶段城市是为神而建的，像中国的天坛、欧洲中

世纪的神殿、南美洲的玛亚神庙，等等。那都是神统治人的

地方，人没有地位，人是神的奴隶。 第二阶段城市是为君主

建的，欧洲文艺复兴后，君主取代了神，城市也不是为普通

百姓建的，是为君主、为贵族建的。如巴黎就是为路易十四



建的，中国的故宫也不住老百姓。 第三阶段城市是为机器建

的。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公路是为了跑汽车，摩天大楼用

于商贸，追求高效快速，城市建设是管道型的，像纽约等城

市就是这样的。城市不是真正为了人的生活、居住，人没有

了步行、休闲的空间，人没有了地位，城市也浪漫不起来。

但西方现在已进入了后工业时代。 “工业时代认为是美的东

西，到了后工业时代，人们已觉察到不但不美，甚至是有害

的。你们能想像出本世纪美国最大的城建工程，是什么吗？

” 在美国的波士顿，沿海湾地表上有一条架空的高速干道，

这条高速路带来的噪声、污染，对城市影响很大。当地政府

一直想通过大开挖，把这条高架路埋到地下去，在原地上建

一条绿色廊道，自行车道。讨论了十多年，2003年，这个本

世纪美国最大的城市改建工程波士顿环海高架路大开挖工程

动工了。这一挖一埋，要花掉200多亿美元。 “波士顿人花这

么大的投资，把高架桥埋到地下去，而我们却还乐此不疲地

造高架桥。几十年后，我们会不会也像今天波士顿一样，花

成百上千亿元人民币再把桥埋到地下去呢？我们是不是在花

钱犯错、犯傻。” “再说央视大楼，实际上，它是用一种暴

富的心态来接受一种‘帝国’的建筑。当今，任何一个经历

过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再盖这种建筑，因为，它违背

了基本的现代精神土地的伦理，理性、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及

现代建筑原理。用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造一个具有同样功

能的建筑。它是展示性的，它是那些‘帝国’的建筑师们，

在现在的中国，实现他们的‘帝国’梦想。” 俞孔坚这样评

说他的国际同行：“请你们自重，请不要用你们的汉堡包、

麦当劳、热狗、法国油炸食品，来填塞处于景观饥饿中的中



国大地。中国的开发商和市长们，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甄别能

力，很容易被张扬的、形式主义的建筑和景观设计所迷惑。

国外来的设计师们，要尊重和珍惜中国的土地，如同尊重和

珍惜自己的土地一样；应该把自己国家的经验尤其是教训，

坦白地告诉给中国城市的决策者和开发商们。” 俞孔坚说他

与多位市长交流过，感觉他们是那么迫切地想通过城市景观

来建立政绩，他们中的一些人又是在一种盲目和错误的理念

指导下，设计城市、建造城市。在这种情形下，他提出了“

反规划”理论：市长不是决定城市要建什么，而是不建什么

。城市规划，就是要告诉土地的使用者“不准做什么”。比

如河湖、山林、湿地甚至农田等，首先要立法保护起来，谁

也不能动。 早在100多年前，美国的波士顿还是个小镇，城市

的决策者们在土地还没大规模开发前，先廉价地购得郊外大

片的土地。这片土地上有沼泽、荒地、林阴道以及查尔斯河

谷，他们立法保护它作为永久的绿地系统。如今100多年过去

了，城市扩大了好几倍，昔日的郊外已变为市中心。现在，

这块宝贵的绿地，成为市民身心再生的场所，成为波士顿人

最为骄傲的“蓝宝石项链”。 “去年那场并不算大的雪，把

北京搞成了什么样子，整个交通瘫痪。我们院里的人晚上5点

下班，走到家是第二天的凌晨4点。假如我们有一条绿色廊道

，从北京城这头到另一头，骑自行车一个半小时足够了。” 

“在加拿大境内，就有一条畅通的自行车道，从东海岸达西

海岸。美国也有一条，从迈阿密一直可以走到最北端。像中

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更需要建一条条畅通的绿色廊道，它

们必须在城市形成前就保留下来，否则未来的代价太大，更

何况石油危机迟早会降临。和平崛起，意味着我们必须有不



依赖小汽车的低能耗交通模式。全城范围内的绿色自行车道

网络不但是健康和生态的规划战略，也是一种国家安全的战

略。” “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具有前瞻性的市政基础

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关于这一点，许多

城市决策者似乎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国家近年来在投资上的

推动也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城市生态环境的可

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如果城市的生态基础

设施不完善或前瞻性不够，在未来的城市环境建设中必将付

出更为沉重的代价，决策者和学术界对此的认识和研究还远

远不够。 “有了生机盎然的绿色和浓荫，有了清新的水和空

气，城市也就有了美。一个生态基础好的城市，就像一个人

拥有健康的五脏六腑一样；而一座城市的生态基础被破坏了

，这个城市也就完了，不可能有生机，更不可能持续发展。

” [B]“我是不可能在这里造白宫的，你另请高明吧” [/B] 有

一次在湖南，一个很有钱的开发商听说俞孔坚是哈佛回来的

，非请他做项目不可。开发商的那块地上有山、有水、有丘

陵、有林子，自然形态非常好，他想盖办公楼和别墅。 俞孔

坚说就保留原有的山水和树林，再结合地形盖些建筑。但开

发商不肯，他要有白宫般的豪华和气派，房子造到山顶上，

把山底的湖填掉，再在山上建人工水池、喷泉、广场。 “我

根本下不了手。砍掉的树让我心疼，填掉的湖让我心疼，削

平的山让我心疼。那些茂密的林子，至少要长20年啊！我说

他，你这种做法国际上早不流行了，但开发商就是听不进去

。我说，我是不可能在这里造白宫的，你另请高明吧。” “

这是典型的暴发户心态，体现在城建上，就是一种拜金主义

倾向：追求昂贵、不讲品位，什么东西贵、奢侈，什么就是



好的。除了到处建摩天大厦、金堆玉砌的城市广场外，还不

惜工本地引进国外的名贵花草树木。”虽然花了很多钱财，

但城市却不能让人产生亲切感，而是日益强烈的疏离感和陌

生感。除了以“暴发户意识”搞城建外，俞孔坚还归结出“

帝王意识”、“小农意识”、“庆宴意识”、“领地意识”

等。 一年一度的“五一”、“十一”最能体现“庆宴意识”

。俞孔坚不避讳自己出生在农村，正因为此，他说自己对小

农意识有深刻了解。小农经济下的人既贫穷又有穷奢极欲的

天性。一年中至少可以有一次尽情消费过年，就要把平时艰

辛节俭而得的积蓄在几天内消费殆尽。其中多带攀比和显摆

意思，看谁家宴席最大，礼品最丰。 有报道说今年的天安门

广场是从1984年开始，花坛摆放最高的一次，“神舟”五号

发射架达到了17．4米，成为20年来最高的花坛。广场中心花

坛喷泉，直径达72米，中心水池主喷高18米⋯⋯ “花坛一个

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气派，而且年年翻新。今年是五千盆

菊花造就的彩凤，明年是十万株五色草堆成的巨龙。‘大庆

’、‘献礼’工程一个比一个豪华，一个比一个张扬。可是

，几天的节日过罢，花凋草枯，剩下的时间里市民们必须面

对着缺乏生机的钢筋水泥丛林。据可信的估算，用于节日设

花坛宴的投入，足能为城市建一个不算小的绿地或公园。” 

俞孔坚曾提出保护和建立城市生态基础10大措施，比如：保

持山水格局的连续性，不干断山断水的蠢事，让生命的自然

过程通道畅通。城市水系如河、湖，是城市最有灵气和风韵

的地方，是最美的部分，要保持它们的自然形态。 “我们祖

先讲风水，无非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你们看看，这还

叫河吗？”俞孔坚指着一幅照片说。 河道被做了水泥护衬，



筑坝蓄水，河岸做了铺装。水与土地的分离，导致河流失去

自净能力，加剧水污染程度。流水变成了死水、臭水。光洁

的水泥花岗岩护岸，使本来生机勃勃的水际，变得寸草不生

。一条自然的河流，是城中多种生物的栖息地，现在连老鼠

也不光顾。俞孔坚认为在大地景观中，生态健全的水系统构

成的绿色通道网络，恰恰最具有蓄洪、缓解旱涝灾害的能力

。 “那你说说什么叫河？”有人反问他。 俞孔坚一口气地道

：“我希望看到清沏的流水，河底长着水草、游着小鱼，而

不是水泥，不是光亮的意大利瓷砖，不是整齐的美国草，不

是漂亮的荷兰郁金香；相反，我希望看到的是当地的芦苇、

茅草、水葱、菖蒲⋯⋯浅水卵石、野草小溪，人们对河流的

需要，并不再乎其水多，而在乎其动人的自然野趣。” 曾经

水草丛生、青蛙缠月、鱼翔浅底的自然河流，被穿上水泥盔

甲，城市最美丽的元素就这样被糟蹋掉了，将来总有一天，

人们要为河流松绑。西方国家已经掀起了一个把上世纪人工

建设的“渠化”河道炸掉、拆掉，重新挖掘以往填埋的水系

，恢复河湖的自然形态，再塑城中自然景观的热潮。 “我们

的城市建设，为什么非要走这条老路？” [B]“到处是罗马柱

、巴洛克式屋顶，为什么？因为只认同别人，不认同自己

”[/B] 俞孔坚回国后做的第一个城市景观设计，是广东中山

市的岐江公园一个“杂草丛生”的公园。花几千万元人民币

，建这么一个公园，上至市长下到百姓，能接受吗？ “不接

受，连专家，也是90％的人反对。”俞孔坚笑着说。 公园建

在一座废弃的老船厂广东中山粤中造船厂里，这座船厂曾红

火了几十年，当年，中山人以能进这家厂当工人自豪。但上

世纪80年代末，船厂开始走下坡路，最后不得不解散。1999



年，中山市政府决定在船厂的原址上建一座岐江公园。这个

设计，是俞孔坚对国内传统城市景观理念的一次反叛，带来

的冲击是巨大的。 “造船厂的面积有11公顷，在我们之前，

有的设计师想在这里搞房地产开发，有的想把这里搞成小桥

流水、亭台楼阁的岭南园林。总之是把老船厂清理掉后重建

。” 俞孔坚说自己头一次去老船厂时，感受到一股社会主义

工业运动的震撼的力量。 “船厂挨着一条河，河边有一个湖

，船坞面向湖面。空中，悬挂着各种电线，地上，到处是生

锈的破铜烂铁，野草啊，砖头瓦片啊、铁轨啊、灯塔啊、船

坞厂房都在，断壁上还能看见‘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

但就是没有人。这个场景，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故事，

里面藏着一段记忆。我强烈地感觉是要把这里保留下来，我

提出，最好能保留船厂的味道，用现代景观语言改造成公园

。” 在论证会上，有90％的专家反对。他们质问俞孔坚：你

把原来破烂的、生锈的厂房、船坞、铁轨、机械、齿轮等保

留下来，用野草美化环境，这不是胡闹吗？你是不是太超前

了，你对中国传统园林态度怀有敌意⋯⋯ “我用的完全不是

传统做法。中国园林强调曲折幽深，我全用直线；中国园林

强调亭台楼阁，我用的全是现代工业的建筑。这是一种观念

冲突，我相信我的设计对解决中国问题是有好处的。为了这

个方案，我坚持了整整一年，毫不动摇，说服市长、规划局

长，最后他们都支持我，实施了。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说它

不好。” 建成的岐江公园呈现出这样的景观：脏的、乱的、

不安全的遗留物被舍弃，当地原有的水系和植被、护岸被保

留。堤岸上的水塔，经重新包装，成了照亮过去50年岁月的

灯塔；旧铁轨下铺满了洁白的卵石，两侧长着绿草，独具韵



味。公园里的喷泉不足一米高，小孩子伸手就能够着水⋯⋯ 

回到“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俞孔坚现在竭力呼唤景观设

计的“白话文运动”。 “现在到处是国外的奇花异草，到处

是罗马柱、巴洛克式屋顶，为什么？因为只认同别人，不认

同自己。认了个巴黎爹、罗马爹、纽约爹，却恰恰忘记了自

己是重庆人、武汉人、山东人，最后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不

知道谁是自己的爹娘。人迷失了，没了根，最后只会感到空

虚。” 白话的建筑、白话的景观、白话的城市，决不等于西

方现代建筑和景观的形式，而是科学、民主、平民化的精神

。这是一个告别帝王和英雄的时代，这是一个抛弃帝国和封

建主义的时代。科学和民主，人文和生态理想在催生设计学

科的革命，它将使我们彻底抛弃帝王和贵族的“异常景观”

。“而我也从当代中央领导人和许多城市的决策者的言行中

看到了希望。”俞孔坚说。 [B]“一百个国家大剧院、一千个

央视大楼⋯⋯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

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 [/B] 要想真正

回到“足下文化”，设计师就得“认识人性、阅读大地、体

验生活”。 1999年，俞孔坚要在邯郸做一个广场项目。到了

邯郸，却找不到感觉，找不到地方特色，找不到设计灵感。

他和助手决定晚上到郊外露宿，他们住到一个黄土台地上，

周围全是农田、草丘，还有好多坟墓，很冷。他们只带了两

床从宾馆抱来的被子，露天睡在赵王台的废墟上。 “夜里起

风了，四周的农作物在长，小动物们也都出来了，整个土地

上发生的一切，这一夜我们都感觉到了。”凌晨，天蒙蒙亮

，一幅辽阔壮观的画面在眼前展现：黄褐色的土地从脚下延

伸而去，一望无际的粟垄伸向天边，这是华北平原特有的种



植方式和景观，早起耕作的农民三三两两，拉着驴子，犁地

、撒种。 “这时，我的灵感一下出来了，脑海里跳出两句诗

：一万年粟垄连天，三千载古道成河。我们的设计就在这两

句诗上做文章。为了表现一万年粟垄连天的意境，用了大片

的茅草代替人工草坪做广场绿化，中间纵横交错着行人通行

的白色石板路，一直延伸到高处的台地上，而台地建筑就是

邯郸的会展中心。但很遗憾，这个设计最终没能实现。” 俞

孔坚对“野草”情有独钟。他说搞绿化，引进国外的花草，

很可能水土不服，需要施肥、精细管理，费用也昂贵。“现

在生态环境价值观是‘杂草丛生’，茂盛生长的乡土物种，

就是最好的绿化。我说的杂草野树，就是指乡土物种。像北

京，就是杨柳、榆、槐、椿呀这些乡土物种。” 在北京，俞

孔坚做过一个住宅景观项目，开发商想用几百块钱一棵的银

杏树搞绿化。俞孔坚说服他用白杨树，开发商一听用杨树，

说：我们这可是高档社区，应该种银杏这种名贵乔木才对呀

。“我们坚持用杨树，他同意了。原来银杏500块钱一棵，现

在这么粗的杨树，30块一棵。杨树林生长得非常茂盛，走进

住宅区感觉很好，透出一股独特的北方气质，既有特色又很

朴素。” 在北京，他还做一个体现北方河滩的景观设计，再

现了乱石河滩的自然景色：夏天，雨水丰润，有清澈的流水

；冬天，河岸上裸露出满谷的卵石，给人留下清泉的想像。 

哪些是寻常景观，比如哪些东西代表着乡土的北京？ 800多年

来，北京一直笼罩在金碧辉煌的宫殿庙宇所构成的景观中，

对这种不寻常的景观纪念，几乎让人忘了平常、真实的北京

平民的北京。无垠而平坦的华北平原，曾经肆虐的风沙灾害

，春夏秋冬分明的四季，勤劳智慧的平民百姓；还有高高的



白杨林网，灌渠荷塘，方整的旱地水田，连同四合院、胡同

⋯⋯北京，应该流露出北方的朴实与大气。 在“奥运”森林

公园及中心区景观设计方案中，俞孔坚他们设计的方案“田

”，脱颖而出，位列三甲。 “怎样用最小的投入、最经济的

方法来营造奥林匹克这么大的绿地，来营造北京乡土的特色

？当时我们想到了这个字‘田’。我们的造价，是其他入选

方案的三分之一。好多人也许会怀疑这个‘田’的方案，能

不能实现，因为我们的城市才刚刚摆脱田，怎么又跑到城里

种田呢？” 俞孔坚说中国人种了五千年的田，最懂得种田了

。用种田的方法，造大规模的绿地最经济，可以解决费用问

题、灌溉问题，水的利用问题，湿地的利用问题、管理问题

等等，最后，还可以获得丰收啊。 “这个方案最后能不能实

现，我现在也不敢说。当然，让大家接受还要一段时间，但

我想过了，如果北京接受不了，我再到别的地方去，我一定

要实现把‘田’种到城市里的梦想。” “一百个国家大剧院

、一千个央视大楼、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座巴洛克式的市

政广场、千百万个用以展示政绩的、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

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

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离和谐的人地关

系越来越远。 “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回到人们日

常的需要。一片林阴、一块绿地、一条河流、一块让人身心

再生的场所。那里潜藏着无穷的诗意，它一定会使人重新获

得诗意的栖居。” 眼下，身为北大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的

俞孔坚，正和同事们忙着招收景观设计学专业的研究生。“

我们国家太缺这方面的人才了！” 从2005年起，北大将利用

国外师资力量，培养中国的景观设计高级人才。 1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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